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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90年代韩人题材小说所提示的新课题

    

    进入90年代，中国与韩半岛之间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

建交，实现了南北韩与中国的对等交流。中国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也为建交后

的中韩交流全面打开了快车道的绿灯，两国学者的交流、经济贸易的交流、中韩

企业的提携、旅游事业等，都呈现了快速、广大、火热的发展局面。在这样的社

会形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们开始对韩国的文化、历史发生兴趣，透过目

前中韩的多方面交流，把审视的目光转向两国之间尘封已久的历史，试图从中摸

索到两国之间更深远的因缘脉搏。在文学创作上陆续有一些韩国题材的作品出

现，如∶理由的《浪迹萍踪》、肖凤的《韩国之旅》、许道明的《木槿花的传

说》、孔庆东的《独立韩秋》等一些散文作品。但在90年代末最令人醒目的作品

可谓夏辇生的韩人题材三部作品──《船月》《虎步流亡》《回归天堂》。

   《船月》1)是一部描写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结缘中国船娘的历史小说；《虎

步流亡》2)是记述作者自己家族的特殊经历、作者与韩国人士的交流，交错记述

抗战期间金九避难嘉兴的流亡生活的纪实文学作品；《回归天堂》3)也是一部记

实文学作品，记述上海“虹口炸案”的韩国义士尹奉吉的故事。与其他作家的作

品不同的是夏辇生的韩人题材作品明显地以一个历史主题为贯穿线，将十年的实

地调查结果立体地穿插到作品中，每一部作品都是有机的、整体性的文学叙述。

因为三部作品均以韩国民族英雄为描写对象，故又有“韩流三部曲”之称。

通观五四以来的韩人题材的文学作品，单以南韩即韩国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品

可谓皆无，当然从五四到建国这一段时期，韩半岛还未被南北分断，中国作家多

以一个整体来看韩半岛。建国以后特别是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作家的视线一直集

中在北韩――朝鲜。4)从政治方面来说，直到80年代为止，韩国一直都是一个被



冷漠的对象，因此建国以后涉及韩半岛的文学作品也就多限制在朝鲜。夏辇生的

韩人题材作品是以中韩建交与中韩交流的热浪为背景的第一次对韩国的正面叙

述，故夏辇生荣有中国文坛以韩国抗日复国斗争为题材进行长篇创作的第一人之

称。目前夏辇生的韩人题材作品已引起国际文坛的关注，《船月》韩语版在韩国

受到了众多读者的欢迎，被誉为“一个中国作家填补了韩国文坛的空白”，还荣获

了韩国政府奖。同时受到国际文坛的重视，被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等收藏，列入重点书目。

   在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大陆文学已呈现出作品的商品化、一次性消费

化的时代现象。在这样的浪潮中出现的夏辇生的“韩流三曲”具有如何的文学意义

和历史意义？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对韩认识是怎样的？叙述手法与以前的韩人题

材作品有什么不同？在当今文化交流全球化的形势下，夏辇生的“韩流三部曲”中

的史实叙述与“他者”形象描述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些都是有待我们去认真讨

论的问题。本论文准备从历史的真实性与叙述的真实性的相关角度解读夏辇生的

韩人题材三部作品，探讨以上所提的诸问题。本论文所用“他者”之意并不涉及心

理学的概念，仅用于文化交流全球化中的异域文化。

一，《船月》的叙述空间与主题

   《船月》拢括的是30年代到40年代这一段历史。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自

1919年韩国三一独立运动时逃亡到中国，在上海参与了韩国临时政府的组建，并

担任了警务局长的重要职务。1932年1月他策划了由李奉昌执行的暗杀日本天皇

的东京事件。4月又策划了由尹奉吉执行的上海虹口公园炸案，事后为了保护一

般市民和侨民，金九发表了正式声明，表明事件是由他亲自指示的。于是日本军

开始疯狂地搜捕金九，金九由上海转移到嘉兴避难。《船月》描写了金九在嘉兴

避难的一段生活。《船月》以「引子」开首，接下来是10个章篇，结尾是「尾

声」和「作者补述」，最后加上「后记」。每一章的开头引一段《漂在水上的日

记》，以此作为一章的伏线和概括。《船月》的主题是什么？笔者认为这部作品

的主题就是一个“缘”──金九与朱爱宝的“缘”、金九与中国民众的“缘”。  

作者在「后记」中坦诚地道出了她的作品世界，她说∶“恐怕，正是因为这

种没有退路的逼进，我以全身心的投入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故事，走进了那一个

个活生生的因缘聚散的生活，走进了一个无限惨烈而又无限壮美的悲

剧······”几行文字便表明了作者是意识地走入她所面对的历史的。E· 

H·卡(Edward Hallett Carr)对历史小说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历史，是在

人们将时间的流动不是做为自然的过程――四季的循环或人的一生去看待，而是

做为特种的事件――人们意识地卷入进去，或能够主体性地予以各种影响的事件

――的连锁来考虑时才开始的。”5) 夏辇生进入的是30年代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



那段活生生的“因缘聚散”的历史。「引子」中说∶“世界上有一个不识字的女

人，把她生命中最珍贵的一段经历，写成了日记。”6)这是女主人公朱爱宝用船

橹写在水中的日记。《漂在水中的日记》是一个象征，即意味着不被记录的历

史，这样的历史不能用眼去看，而只能用心去看，用意识去摸索。作者在「作者

补述」中对「引子」作了解答。「作者补述」中极简捷地概述了促使《船月》产

生的人与事的机缘，作者说∶“由于特殊的因缘，我作为一名记者，自始至终参

与了对这段尘封往事的寻踪。”“偶尔有一天，我在三塔湾月光如银的水面上，

读到了一个船娘漂在水上的日记，于是，就打捞起这么一个深埋在已逝岁月中的

故事。”7) 「引子」「作者补述」「后记」已点明了《船月》的世界与主题，就

是描写朱爱宝与金九的因缘故事，及围绕着他们的种种因缘聚散。而把这些因缘

故事打捞起来的作者，又与这种种因缘有着“无法拒绝的缘分”。

   有关朱爱宝与金九结情故事的史料来自金九的自传《白凡逸志》。8)但我们翻

开《白凡逸志》便可以发现那里对朱爱宝的记述是很零散、很简捷的。朱爱宝的

名字在「下篇」中出现了5次，其中前４次都是极平淡的记述，只有最后一处的

叙述内容稍多，同时也夹杂了金九的一些感情。金九写道∶

离开南京时，我把朱爱宝遣返回她老家嘉兴去了。深感后悔的是，那时只

给了她一百元旅费。她只知道我是广东人，服待我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和她

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类似夫妇的感情。她照顾我实在功劳不小。当时，我认

为一定会后会有期，所以除了车资外，没有给她足够的钱，真是遗憾之至。9)

从这段记述中，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朱爱宝与金九相处的时间，两人之间已产

生近乎夫妇的感情。但朱爱宝是怎样的女人？他们的感情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朱

爱宝为金九作了些什么？这些疑问都不能从《白凡逸志》中得到解答。但尽管如

次，《船月》的作者确实捉住了想像的线索。在《虎步流亡》中作者记述了她寻

找朱爱宝的过程与结果。在嘉兴，与金九有过接触的人物，如褚辅成的后代陈国

琛、孙永宝的儿子孙桂荣等，都是经过作者努力的探寻被找到的。但朱爱宝的消

息却仍然是不甚明了的，只知道她早已去世。但作者这时已下决心要将这埋没在

史实与史实之间的历史打捞起来。她说∶“朱爱宝手下那把大橹一下一下深划在

我的心上。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用心去聆听历史的回声，把这个普通但却伟大

的女性写在我的故事里。”10)作者捉住的有关朱爱宝的线索是“类似夫妇的关

系”与“船娘”。船娘、漂泊的船、船娘手中的橹、河水，再加上超越感情、俯

瞰一切的月，这便构成了作者的想像空间。朱爱宝与金九的结缘故事是在作者的

虚构中完成的，但这个虚构又正是作品呈现的“叙述的真实”。作者所完成的是

将史实的真实与叙述的真实揉和在一起的困难的工作。《白凡逸志》中有关朱爱

宝的记述可以说是一个史实，但因为记述得过少，我们无法了解实际上她与金九



的生活；而且除了《白凡逸志》，再没有其他历史书（正史）记述朱爱宝这样一

个太普通的女人了。从这一层来说，《白凡逸志》中有关朱爱宝的记述可谓一个

“轶事”。金九笔下的几行文字，一方面确实点出了朱爱宝“忍辱负重而无怨无

悔”的品格，使人难以忘怀。另一方面在他对朱爱宝的感激中也凸现了他做为一

个普通的人的情感。用《亚历山大王传》作者谱鲁塔克的说法，这就是金九的

“心灵的表现”。11)《船月》的切入点就是这个“轶事”和“心灵的表现”。作

者从这个切入点进入想像与虚构的世界，选择史料中的史实，配合上用十年的时

间调查出来的史实、历史人物，发挥作者精练的笔力，拓展了金九在嘉兴渡过的

那段避难生活，描绘出了朱爱宝与金九悲壮而美丽的结缘故事，使人感到它跟史

实一样真实。

   朱爱宝的人物设定是嘉兴的一个船娘，朴实纯厚，不识字，但却很相信命

运。第一章开首的《漂在水上的日记》中，朱爱宝告白了自己心里一直惦记着的

一件事∶小时候算命鸟为她叼出来的一张印有船与月的纸牌，和算命小神仙说的

“小姑娘有萍水相逢之命”那句话。“萍水相逢”就是一种缘分，预告着朱爱宝

将直面于一个甘苦交加，波澜悲壮的因缘聚散的命运。

朱爱宝与金九初逢是在1932年的初夏，这个时间设定很重要。这一年的4月

29日，韩国义士尹奉吉按照金九的指示，在上海虹口公园趁日军举行“天长节”

万人祝捷大会，向会场投了炸弹，当场炸死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上海虹口炸

案”发生后，日军以60万大洋悬赏通缉捉拿金九。金九自传《白凡逸志》的下篇

中，尹奉吉的“上海虹口炸案”和李奉昌的“东京炸案”是重要的两次抵抗日本

殖民统治的行动，对这两个事件金九都作了详细的记述。“上海虹口炸案”后，

金九紧急避难到嘉兴。在嘉兴偶然与朱爱宝相遇，在朱爱宝的掩护下见到了帮助

他避难的褚辅成。可见作者的时间设定是为了将朱爱宝与金九的因缘故事安排在

韩国志士勇敢抗日的背景之中的。

作者夏辇生为了重述朱爱宝与金九那一段生活，选择了一系列与他们有关的

史实，首先将时间的开首设在1932年初夏，将尹奉吉的“上海虹口公园炸案”定

为第一个史实，为作品布下了确实的历史背景。作品中主要描写朱爱宝与金九的

结缘故事，但除了他们以外还立体地安排了诸多的人物、诸多的因缘。如∶金九

与褚辅成一家人的真挚的交往；金九与孙桂荣；金九与陈国琛；金九与黑胡子

等，金九在嘉兴与许多普通的民众打过交道。朴实忠厚的嘉兴民众热情地接纳了

他，有些人为了保护他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又如哑巴子，他一直挚爱着朱爱

宝，但一旦知道朱爱宝爱着金九，他便用生命来保护朱爱宝和金九，最后为了掩

护金九，被日寇打死。作品的各个章节中都可以看到“缘”这个字眼，这个缘不

只是指朱爱宝与金九的缘，有很多指金九与嘉兴民众的血浓于水的情分。这些因

缘故事有的取自《白凡逸志》，有的选自作者的调查，有的来源于作者的想像。

作者将他们立体地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的、活生生的历史空间，在这个历史



空间中，朱爱宝与金九的结缘故事由浅入深，浸着众多人的生命，浸着中韩人民

的血与泪、理想与绝望、欢乐与痛苦，以一个整体性的历史故事展现在读者的面

前，这部作品的叙述的真实就是这样完成的。

   二，作者与韩国的深层因缘

《船月》与《虎步流亡》是关联极紧密的两部作品，写作时间在1998年末至

1999年初，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长篇历史小说《船月》中的许多史实均根据

《虎步流亡》中的实地调查的结果；《船月》描写金九与中国船娘的深厚而悲壮

的情缘；《虎步流亡》则塑造出独立运动领袖金九的形象。

    夏辇生对《虎步流亡》的叙述定位是∶三通道时空交错。三个通道是∶一，

有关金九流亡中领导抗日复国斗争的历史故事；二，金九的儿子金信在半个世纪

后来嘉兴寻访旧踪的记实性事件；三，作者因“韩国缘”而在文革期间经历的家

庭遭遇。即《虎步流亡》包容了三个历史层面，一个是金九流亡中国的那一段历

史；一个是风云动乱的文革时代；一个是90年代中韩建交前后的时代。金九流亡

中国的旧踪调查始于金信的来访，而金信的来访得以实现则在于时代的变化。建

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韩国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否认和回避的对象，很多

中国人知道北朝鲜却不知道韩国。但进入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大陆与

海外各国的交流，中韩之间开始了民间范围的经济交流。到了90年代，中韩两国

正式建交，为两国的各项交流敞开了大门。这样的时代变化为金九旧踪的调查提

供了可能性。

我们在《船月》的「作者补述」和「后记」中已大略知道金九流亡中国的那

一段历史的挖掘源于金九的儿子金信的多次寻访。读了《虎步流亡》，才了解了

金信寻访的全部过程。夏辇生本来是《嘉兴日报》的记者，因为她的姐夫是韩国

人，她受姐夫之托，接待并陪同金信寻访金九旧踪，通过十年的寻访，终于把金

九流亡的史实从尘封已久的历史中挖掘出来。

    有关金九流亡中国的历史的线索是很稀少的，只靠《白凡逸志》和金信的一

些断片性的记忆，调查中困难是很大的。但夏辇生不折不挠，发挥她做为记者的

敏感与坚韧，终于找到了《白凡逸志》中记述的有关金九在嘉兴避难的具体地

点，如∶金九主要避难地点梅湾街76号，陈桐生的家；褚辅成的宅院；海盐的载

青别墅；还有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居住过的日晖桥17号石库门大院等。在人物方面

的调查中，夏辇生找到了褚辅成的后代，陈国琛等，了解到有关褚辅成与金九的

往事；发现了孙永宝的儿子孙桂荣，从孙桂荣的回忆中得知了金九从上海秘密运

到嘉兴的一箱炸弹，和孙永宝一家为保护这箱炸弹尽力的一番周折。夏辇生的调

查成果为证实和弥补金九流亡中国的历史作出了很大贡献，在20世纪中韩交流史

中，《虎步流亡》所具有的史料性价值是不能否认的。



   《船月》与《虎步流亡》虽然是不同形式的作品，但实际上是表里相衬的两

部作品，《船月》以写朱爱宝与金九的结缘故事为主，描写出一个惨烈而壮美的

悲剧。《虎步流亡》则以记述金九的避难生活为主，塑造了独立运动家金九的形

象。其中很多地方记述了作者对各个历史事件的感触，因此，《虎步流亡》还可

以说是《船月》的题材宝库，为我们理解作者的对韩认识、对韩感情，提供了重

要的根据。也为我们探讨《船月》的描写与作者内心世界的关连提供了有意义的

线索。

《船月》与《虎步流亡》有一个共同点，即对“缘分”的强调。当我们读

《船月》时，就感觉到历史上众多人物的因缘的分量；当读到「后记」时，第一

句话就是∶“写完这部书稿以后，我恍然顿悟∶世界上许多因缘天定的事情，往

往是无法拒绝的。”接下去便是一连串“缘分”迎面袭来，从「后记」中我们知

道作者的姐夫是韩国人，他的父亲与金九有过关系；我们又知道后来她姐夫一家

回韩国去了；我们还知道作者受了姐夫的委托，帮助金九的儿子金信调查当年金

九在嘉兴的生活，等等。作者把它们称为“不容拒绝的缘分”。然而，我们在

「后记」里很难摸索到这些“不容拒绝的缘分”是怎样串联在一起的，在作者的

内心世界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我们要重新提问∶作者的人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件？她再三强调的缘分与她长达十年的调查，与“韩流三部曲”写作动机到底有

什么内在的关系？

    抱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打开《虎步流亡》，在开首部分又是作者向“缘分”

提出的问话∶

命运是什么？我常常会问。

      问过了大半辈子，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我又问，什么叫缘分？似乎也没有谁能说得清楚。12)

   《船月》的缘分只限在作品人物之间，但《虎步流亡》中的缘分却是作者自

己的问题了。作者问了半辈子的问题始于文革的动荡期。文革初期，她的姐夫突

然以“朝鲜特务”的嫌疑，受到逮捕的通缉令。她的父母因此也受到牵连，被戴

上“特务”的帽子，关进“牛棚”。她的父亲在“牛棚”里受尽毒打，致使他完

全绝望，在一天夜里用斧头自杀了。经抢救虽然未至丧命，但那以后成了卧床不

起的身体。当时夏辇生被通知去洗被鲜血染透了的被子和床单，年轻的作者受到

了莫大的精神打击，作者说那是一个“血的冲击”。在《虎步流亡》中，作者回

忆了父亲自杀前说过的话∶“唉，说不清楚了。什么都说不清楚了。”还沉痛地

写道∶“确实，他说不清楚。那是个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疯狂时代，他说不清

楚他女婿是不是特务，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特务。确切地讲，他连说的权利都

没有。”13)文革结束时，作者的父亲和姐夫都被平反了，但她的父母已是身心创



伤累累，无法医治。而且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姐夫的“朝鲜特务”之谜依然留

在他们的心里，难以解开。直到80年代中期，作者才知道姐夫的身世，但那时她

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虎步流亡》的三个历史层次中，中间的一层即文革时代，就是作者经历

的“血的冲击”的时代。在种种冲击中，她开始思考∶姐夫是什么人？韩国是怎

样的国家？中国和韩国究竟有过怎样的交往？对中国与韩国的缘分的提问，对自

己与韩国的缘分的提问，对文革的反思，这些都促使她在90年代，以浑身的力量

和热情投入于寻访金九旧踪的工作。我们可以说，促使她将90年代与金九流亡中

国的30年代连接起来的原动力就来源于文革那段“血的冲击”的历史。她对金九

的理解和感动也基于文革期间的种种体验。所以，不理解她的遭遇和痛苦，也就

不能理解她的“韩流三部曲”的创作动机。“历史的回音，是需要用心去聆听

的”，这是夏辇生的信条。能用心听，就必须先用心去问。文革时期的体验使她

开始用心向历史提出疑问，用心去听历史的回答，听金九的回答。可以说，她对

历史的磕问就是对韩国这个“他者”的划界与认同的过程。

我们从《虎步流亡》了解到了作者的经历，才明了了《船月》「后记」中她

说的种种“不容拒绝的缘分”的意思。文革期间造成作者一家深受创伤的原因在

于姐夫与韩国的关系。姐夫之所以在中国，是由于他父亲和叔叔跟随金九在中国

从事独立运动。这本来是抗战时期中韩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的，值得记忆的历史。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阵营上呈现出东西冷战的状态，朝鲜战争后，韩半岛被

南北分断。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韩国一直隔绝，中韩两国人民相濡以沫的历

史被无情地封闭起来。在文革中，一提到“韩国”就会立刻唤起“间谍”“里通

外国”“特务”等疑念。夏辇生在文革结束后仍然不能解开她的疑问。“「朝鲜

特务」之谜，依然存留在我心底的疑惑中难以解开。”14)这句话告诉我们，她一

直在向这个事件提出质疑，向历史提出质疑。她的疑问经过十年的寻访调查，终

于得到了解答。如E·H·卡所说的那样，她“意识地卷入了历史，并主体性地为

历史起了作用”。

    在《虎步流亡》中，作者面对自己打捞起来的历史，意味深长地感慨道∶

“在今天回忆这些往事时，许多人都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每当打开这段尘封的

历史，这些人却都活生生地‘活’在眼前。一方面是一批前仆后继、以身许国的

韩国仁人志士；另一方面是一些平凡善良和默默无闻的普通中国人民。他们偶尔

相遇，相识，进而相互理解以至相濡以沫。这不能说，这跟我们的国土相依相接

没有关系！就象在韩文中至今还有许多汉字一样，有着它必然的因缘和源

头。”15)因为夏辇生意识地卷入了历史，那些被人忘却的历史便活生生地在她眼

前展现开来，历史中的种种因缘也都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因缘由人与人的范围扩

展到国与国，文化与文化的范围。《船月》中的世界不正是这样的吗?! 金九、

李奉昌、尹奉吉都是不怕死的仁人志士；哑巴子、孙桂荣、朱爱宝又都是平凡善



良的中国人，他们能理解志士仁人的胸怀，愿意“好人帮好人”，甚至为了保护

他们付出自己的生命。鹧鸪与红爪鸟、杜鹃花与无穷花，又是用了象征的手法表

现国家之间、文化之间、民族之间的因缘关系。

  　　三，韩国英雄形象刻画

   (一)，船娘朱爱宝眼中的金九形象

   《船月》中金九的形象是通过嘉兴人民的角度来描写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船娘朱爱宝对金九的感情上的变化。开始金九以一个语言生硬的“广东人”、

“黝黑而粗糙的麻脸”的客人出现在朱爱宝面前，这显然表明金九是与嘉兴人不

同的“他者”存在，而朱爱宝对金九的感情上的变化又表示了对“他者”的理

解、认同。

朱爱宝对金九的感情是在她掩护金九的艰难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褚辅成

儿媳难产时，金九作出的诚心诚意的帮助；在河中遇到大风浪时，金九对朱爱宝

的关怀；在朱爱宝的船上日夜工作的金九；金九的那双明亮的眼睛····

··，这些都沁润着朱爱宝的心，一个坚强的抗日英雄，一个“心最好，最懂得

爱别人而又最值得别人去爱的男人”――金九的形象逐渐充实了朱爱宝的心。

朱爱宝是不识字的女人，金九便教她识字。一次他把尹奉吉和李奉昌的名字

教给朱爱宝，告诉她“别小看这么一个字，那可是一颗赤诚的心啊！”“是一颗

为国家，为民族，无私无畏彻底奉献的心！”16)在金九的教导下，朱爱宝认识了

“奉”这个字，理解了这个字的分量。而促使她在感情上接近金九的也是尹奉

吉、李奉昌的英勇行动。《船月》第四章中有一段描写金九得知李奉昌在日本被

枪决的消息时的悲痛情景。他悲痛涕下，为了吊念义士绝食了一天，并立刻疾书

《屠倭实记》。对此朱爱宝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今天的情景，着实把她吓坏了。长这么大，她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动容悲

泣的男人。何况，是一条硬汉子！特别是，那泪闪着逼人的寒光，如此平静

地淌在一张钢浇铁铸般坚挺的脸上。17)

经过几次惊心动魄的事件，朱爱宝逐渐受到金九的感化，理解了李、尹二义

士的赤诚之心，在她的心里，李、尹二人和金九都是好人，“好人帮好人，是天

经地义的事。”18)她在金九祭奠李奉昌的地方植上了一簇杜鹃花，又在金九的鞋

底上纳出了一朵“红灿灿的杜鹃花”。这些都表明着朱爱宝与金九已有了共同的

感情。杜鹃花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朱爱宝对金九的爱情，也象征着爱国义士的赤

诚的血与心。在这里，朱爱宝与金九初逢的时间设定的意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朱爱宝开始接触到金九的心灵世界，对金九奉献之心的理解与感动坚固了她对金

九的信赖。朱爱宝走近金九，嘉兴民众保护金九，这正是作者为《船月》设下的

“他者”认同的构思，作者将这个构思用“缘”来具现出来。

   第6章以后“缘”“缘份”这样的字眼频繁出现。第7章中金九与朱爱宝围绕

“缘”的一场对话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谈到佛经中的缘字∶

        爱宝∶“听我娘说，经里只有一个字。”

        金九∶“经里只有一个字？”

        爱宝∶“就是一个‘缘’字！”

        金九∶“是啊，你娘说出了博大精深的佛理。”

        爱宝∶“这个字，人人都有，但不是人人都看得见。”

        金九∶“是这样，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

        爱宝∶“不！我看见了！你也看见了！”

        金九怔怔地望着爱宝那双乌亮的眼睛，

        爱宝∶“我跟你有缘！”

        金九搂紧了她颤抖的肩膀，眼中的泪水在急速地汇集，他无限感慨地自

语着∶“缘啊······缘·····国与国，乃缘；人与人，乃

缘；心与心，乃缘······一切皆缘，而一切皆无缘！这，就是我

金九至今还苦行在人间的缘故啊！”19)

对于缘份的理解，朱爱宝是直观的，朴素的。但金九却不然，他虽然早已被

朱爱宝火热的心所打动，但他不能给朱爱宝一个正面的回答，这不仅是因为两人

年龄的悬殊，更重要的是因为金九肩负着拯救祖国的重任，为了救国，他已经忍

受了丧妻失子的痛苦，为此，他不忍再连累别的女人；在避难中他不仅要隐姓掩

名，还要保护韩国的逃难同胞。所以他考虑的缘，不只是人与人的缘，还有国与

国的缘；缘也不只是善缘，还有恶缘；国与国的缘也不只是韩国与中国，在当时

的国际局势中，可以说韩国与日本正是迫在睫眉的恶缘。金九考虑的缘在高度和

深度上显然与朱爱宝不同。这里表现了金九做为一个人的心理，对于爱情的感

激、踌躇、矛盾和苦恼。“一切皆缘，而一切皆无缘！”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

的哲理，暗示了一切缘分聚散的必然性，也暗示了他们两人的爱的悲壮结局。

朱爱宝在《漂在水上的日记》中写到∶

      他认了这份缘。

      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有我。

      我发誓，要为他摇一辈子的船！

      他笑了。可是，他含着眼泪，还摇着头。我勿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但



只要他能笑，我就满足了。20)

   《船月》的作者让朱爱宝选择的就是这样的爱。在《虎步流亡》中，作者夏

辇生倾吐了她对朱爱宝的感佩，她说∶“若不是金九先生在他的传记中写下了这

些，恐怕已不会有人在时隔几十年之后再提到这个普通船娘的名字，朱爱宝――

这个普通的嘉兴船娘，曾经以其淳朴忠厚的情怀，给了金九先生一个漂泊而又安

全的‘家’！······这个无怨无悔的女人，选择的是无须表达的奉

献。”21)我们从这一段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夏辇生在《船月》中让朱爱宝选

择的爱正是“无须表达的奉献”，这样的奉献出自一颗赤诚的心，朱爱宝心中的

金九从陌生的“他者”发展到值得奉献，值得爱的同缘人。朱爱宝的奉献与李奉

昌、尹奉吉所作的奉献是同样可贵的，作者在李、尹的奉献的延长线上列入了朱

爱宝的奉献。这样就将中韩两国人民的心系在一起了。

(二)、奉献精神的尹奉吉

与金九的形象相晖映的还有两个人物，即李奉昌、尹奉吉。“韩流三部曲”

中，这两位民族英雄自始至终贯穿其中。作者夏辇生在书写《船月》《虎步流亡》时，还

没有涉足韩国，叙述空间主要是嘉兴一带，《回归天堂》却与这两篇作品不同，它的叙述空间的

一半是韩国。为了书写这部作品，夏辇生有机会到韩国采访，她走访了尹奉吉的家乡礼山，采访

了许多韩国友人。关于尹奉吉的史料很有限，只有金九的《屠倭实记》和尹奉吉的诗集《鸣椎》

《玉唾》及几封家信遗言记述着尹奉吉23年的生命。正因为如此，韩国采访对夏辇生来说是一次

体验和了解韩国文化、了解韩国独立英雄尹奉吉的实地经验，对她的韩国认识起了很重要的作

用。夏辇生将《回归天堂》的叙述形式定位为双向多层叙述架构。(「韩流三部曲的叙述定位」) 

双向，指中国作家与韩国义士的心灵对话。多层指三个层面，一是每一章前，作者用第一人称来

叙述韩国采访的体验与感受；二是正文中作者以第三人称客观叙述故事情节与人物个性；三是正

文中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展现自己的内在感情。

   尹奉吉是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向日本军举行的“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会场投炸

弹，炸死炸伤日军多人的韩国民族英雄。历史上称之为“虹口公园炸案”。同年12月19日，尹奉吉

在日本就义。对于《回归天堂》的作者来说，尹奉吉固然是一个异民族人物，但他的一生到处都

与中国有着关联。出生在礼山的尹奉吉，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汉文、儒学，青年时代从老师那里

得到“梅轩”的雅号。作者夏辇生很重视尹奉吉的汉学教养，她通过尹奉吉的嘴吐露出韩国与中国

文化上的关连∶

       我常常会想，汉文是不是像村口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因为它深扎于地底下的根须不断吸

收着那种属于源头的营养，树枝上的叶子才会年复一年地舒展着它不尽的绿意？假如追根寻

源的话，我们的韩文恐怕不像汉文那样根深蒂固，这种拼音文字只能是大树上那些靠叶脉去

舒展绿意的叶片,(下略)
22)



    这一段感受并不意味着尹奉吉盲目崇拜汉学，而是表示他对汉韩文化渊源的

开眼。作者在尹奉吉的思想成长史上重视了韩国民族英雄安重根和金九的影响，

在第4章安排了安重根的故事。尹奉吉读了中国的古典，知道了孔子、孟子，但

是他在思考“这些通明之理又能否救今日之韩国？”23)这时他听到安重根在哈尔

滨炸死伊藤博文的故事，他“猛然醒悟∶在我追寻理想目标的人生旅途上，安重

根就是指引我前行永不迷航的灯塔！”24) 安重根的故事拨亮了尹奉吉的眼睛，

促使他立志要为韩国独立奉献自己的一切。“三·一独立运动”后，许多韩国独

立运动家都流亡中国，在上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金九任警务局长。尹奉

吉只身出走，到上海后就在金九的安排下参加了「爱国团」，准备具体的抗日行

动。

   作者夏辇生在《船月》和《虎步流亡》中对“虹口公园炸案”都作了描写，

她对李奉昌、尹奉吉都非常重视，因为他们都是「爱国团」员，在金九的指挥下

向日军作了不惜生命的反抗，而金九又为他们的英举发表声明，一身揽责，受到

日军60大洋悬赏的通缉。即“东京炸案”、“虹口公园炸案”都是在金九一手指

挥下遂成的。所以作者对李、尹二人的英举非常重视。韩流三部曲中夏辇生都强

调了李奉昌、尹奉吉的共同点“奉”的意义。在《回归天堂》中她写道∶

       一个巧合，不能让人感怀成就大业者人格力量之伟大――那就是在尹奉

吉和李奉昌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奉”字。其间，注有何等高尚的精神！一

个连身家性命都可以奉献的人，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出来？25)

    在正文中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倾吐自己的生死观，他说∶

     我想，包括安重根、白贞基、李奉昌等所有为国舍身的人······与

生俱来地肩负着以日本侵略者为天敌的使命。因此、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

在于完成这一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死，对于一个完成了使命的人来说，

就是一个最好的归宿。难怪，人们早有“视死如归”的说法。26)

    尹奉吉的“奉献”精神就来自他的这样的生死观。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取独

立运动的一线生机”27)所以在他就义的一刻，作者为他设下了将军峰崩爆的场

面。将军峰是尹奉吉的家乡礼山岛中岛上的一座山峰，一直被尹家看做是坡平尹

氏祖先文肃公尹将军的象征，这座山峰在尹奉吉被枪杀的那一刻突然崩爆了。

    

      将军峰顶，如火山爆发，喷吐出一股浓烈的火焰。火焰，在盘旋中升腾，

时如烈豹，时如巨蟒，最后变成一只全身透红的火鸟，站立于将军峰顶。几



乎同时，在大亮的天光之中，苍天在东方睁开了一只巨大的天眼。火鸟低下

头来，最后看了一眼大地，然后，抖开它巨大无比的翅膀，飞入天眼深

处······28)

这“全身透红的火鸟”象征着尹奉吉，如同Phoenix不死鸟，突破将军峰，

回归天堂，获得永生。除了这样的象征性的描写外，夏辇生还引用了许多具体的

文件来评价尹奉吉，首先是1932年“虹口公园炸案”后金九疾书的《屠倭实

记》，金九这样写道∶

      吾韩华二同志其勿以日人之坚甲利兵为惧，东京、虹口两炸案既足破此

扰忧，则以吾血肉以吾精诚奋勇直前，复何畏何惧哉？呜呼大势亟矣，使

不幸中华而受制于日，则其所受之惨毒艰苦必十百于昔之满清，而其复兴

之难亦必十百于辛亥之役，吾韩更有万劫不复之痛矣！故如吾韩计复韩

国，必先救中华，为中华计复韩国亦以救中华。此鄙人所以喑口哀音，以

望吾华韩两同志之共醒以期共命于战场也！29)

    在此，金九以东京、虹口两炸案为例，揭示了列强不足畏，靠着不折不挠的

奋斗，弱小民族一定能争得解放的可能性。他把李奉昌和尹奉吉的形象提高到不

仅是韩国争取独立的英雄，而且还是唤起中国人民撅起，与韩国人民携手共同抵

抗日本侵略的榜样的高度。金九把韩国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中国视为同

志。他的这几行文字意在呼吁中国人民觉醒，中韩二同志合力“救中华”、“复

韩国”。作者夏辇生引用这几行文字的用意也正在此，她对金九的共鸣在于她和

金九一样，没有把李、尹二人的行为限制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范围内，而是把

他们扩展到中国，扩展到被侵略被殖民统治的弱小民族，既国际主义的范围去认

识，去评价，关注中韩两国共同抗争的具体行动和具体的交流。我们在围绕金九

与李、尹二人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韩国独立运动者的认同与评介。   

                          《大陆杂志》也赞扬尹奉吉的英勇从容道∶  

       

       在人类向上意志的最高形式上，他是一位抱了亡国的惨痛而不愿终为亡

国的惨痛所侵蚀的新英雄。30)

《时代公报》将尹奉吉与爱尔兰新芬党、安重根相并比。赞扬道∶

此次尹奉吉图炸白川等，为宗邦复仇，大意凛然。宁做救国鬼，不为

亡国奴！31)



天津《大公报》发表蒋介石的述怀∶“中国100万大军不可，惟一韩国青年

尹奉吉遂成。”32))《救国时报》在1936年刊登文章，将尹奉吉列为“沪战殉国烈

士”。33)夏辇生列举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要强调尹奉吉不仅是与安重根比肩的韩

国义士，也是“中国人民心中的民族英雄”34)《回归天堂》中不论是想像空间的

描述，还是纪实空间的叙述，都反映出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奉献”精神具现

尹奉吉英雄形象，以中韩共同抗日的意义认同韩国青年的英举。

四，“韩流三部曲”中的跨文化书写――算命鸟与天堂鸟

夏辇生的韩流三部曲是描写韩国人的作品，其中就必然会有涉及到韩国文

化、风俗习惯等的书写，即一种跨文化的书写。跨文化书写，我们可以通过作品

中的想像空间的描述和纪实空间的叙述来探讨。在想像空间的描述中一个书写聚

焦点就是对“鸟”的描述。这也是《船月》与《回归天堂》的一个共同的叙述特

点，在每个作品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船月》第一章开首《漂在水中的日记》中就出现了一个算命鸟，又叫“尖

嘴鸟”。这是一个算命先生的鸟，它为朱爱宝叼出了一张纸牌。这鸟被描写得很

出奇∶

小鸟转了转它的蓝眼珠子，对我笑笑。真的，不骗你，笑得很神秘。然

后，从搁在一边的纸牌中衔出一张来递给我。35)

算命鸟只在第一章里出现了一次，但在小姑娘爱宝的心里却留下了一生难忘

的记忆。算命鸟所起的作用就是要为朱爱宝日后与金九相逢结缘设下伏线，蒙上

一层神秘的纱幕。作者用了拟人的手法描写这个算命鸟，给它涂上神秘的色彩。

这样的描写方法在迄今的韩人题材小说中很少见。但在从事了20多年儿童文学创

作的夏辇生，却是一个得心应手的事情。夏辇生是喜欢写鸟的，我们翻开她的童

话作品，比如《七个太阳》36)中那五彩六色的“太阳鸟”，那是太阳的孩子，也

是太阳的使者。还有七彩的长尾鸟。这些鸟都是作者想像出来的，他们有一个特

征，那就是他们都来自太阳，来自光明，为地球上的人们带来欢喜、幸福。还有

儿童科学幻想小说《着火的蓝月亮》37)中的“乖乖嘴”，它是主人公── 一个

喜欢孵蛋的“怪博士”孵出来的助手“红嘴八哥”。它帮助“怪博士”作各种孵

化实验，最后和“怪博士”一起飞到“梦的歌”城去。

《船月》中的算命鸟无疑是基于作者的童话式想像而产生的。《漂在水上的

日记》是一个虚拟的叙述空间，算命先生、算命鸟、印有船与月的纸牌，这些都

是构成这个空间的重要因素，衬托出朱爱宝的命运。因为夏辇生作品中的鸟多是

从地球外的世界飞来的使者，算命鸟的出现也就为《漂在水上的日记》带来了美



丽的意象、好奇的幻想、神秘的暗示。

用鸟、鸡等飞禽类算命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占卜的方法，现在在大陆已很罕见

了。但这种占卜方法仍存在于韩国，笔者今年访问釜山时，在龙头山公园里就遇

见了“算命鸟”。叼纸牌的方法与《船月》中的算命鸟一样。可见《船月》的作

者用这个即细小而又重要的描述对象巧妙地将中国和韩国的民间习俗连接在一起

了。

《船月》中，除了算命鸟外还有“鹧鸪”，这“鹧鸪”很像韩国的“红爪

鸟”。在第五章「脚印里开出的花朵」中，“红爪鸟”和鹧鸪连接了金九的回忆

和朱爱宝的梦境。朱爱宝与金九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变成鸟，飞上山栗子树的时候，看见那些咧着嘴笑的栗子有黄的，蓝

的，绿的，还有红的。对，有红的！”

     “哈哈哈哈·····”金九开怀大笑。

     “你笑什么？”爱宝歪着脑袋问。

     “我笑你现在又变成鸟了！”

     “又变成鸟了？”爱宝被说胡涂了。

     “没错。”金九站起身，走向窗边，“一只美丽的鹧鸪！”38)

    鹧鸪原本是地球上生存着的普通的鸟，但在《船月》中，作者把它写进梦境

── 一种虚拟的叙述空间中，把朱爱宝与金九的心灵拉到一起。金九母亲的梦

是在《白凡逸志》中有记载的，但朱爱宝的梦却是作者的想像。两个梦境的相关

处就是鹧鸪与红栗子。朱爱宝的叙述完全用了一种童话式描写法，表现了她在她

所爱的男人面前的纯真可爱。金九又因为爱宝的梦与自己母亲的梦相近，对爱宝

产生了亲近怜爱的感情，把眼前的爱宝比做美丽的鹧鸪。在这里鸟与梦构成了一

个被净化的封闭的空间，此刻，朱爱宝与金九忘掉了身边的危险，沉浸在两个心

灵的纯洁的交流之中。

    夏辇生的“鸟”起的最重要作用是连接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现实与超现

实，象征灵魂的自由飞跃。又如热爱朱爱宝的哑巴子为了保护朱爱宝和金九，被

日寇打死，在临死前他笑了。

       哑巴子的笑声，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而是从眼睛里飞出来的，像无数

只驮着阳光的鸟，她能听到它们欢快的鸣叫。39)

这里的鸟有如童话小说《七个太阳》中的太阳鸟，是光明和欢乐的使者，它

起的作用就是将哑巴子的死净化，提升到美丽的意境。



这个连接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表示灵魂的自由飞跃的“鸟”的象征性在

《回归天堂》中表示的更明显更重要。它贯穿了整个作品，代表了这部作品的描

写特征。第一章开首作者这样写道∶

  在初访韩国的日子里，总有阵阵鸟鸣，时隐时现地跟着我。声音不很清

晰，但却真切入耳，扣击心弦······是喜鹊吧？――我感觉，那鸟是

白色的，羽翼间闪射着来自天堂的光芒。这种光芒，柔和着阳光的激情和月

光的冷静，灿亮而绚丽······40)

   这个像喜鹊但又不是喜鹊的“鸟”在《回归天堂》中出现了不下20次，随着

故事情节的发展，这只“鸟”以“来自天堂的鸟”的形象逐渐清晰、宏大起来。

小说第三章「曾经放飞一只小鸟」中写尹奉吉小时候在山里拾到以一只受伤的小

鸟，他把小鸟带回了家。一天晚上他作了一个梦，梦见那小鸟的伤养好了，要飞

回天空去。

    

        小鸟低下头来寻找。

         哦，它看见了我，朝我微微一笑。我还是头一回见到鸟儿的笑容，在

眼中，在嘴边，在每一片抖擞着精神的羽毛上。那笑容被阳光照射得异常

神秘。

         我坚信那是一只来自天堂的鸟儿。在它自由飞翔的时候，我见到了它

羽翼上五彩的霞光。41)

   这里对鸟的描写与《船月》开首的“算命鸟”很相近，都用了拟人的手法，

而且与夏辇生的儿童文学的书写手法相同，起着一种超越、升华、神秘化的作

用。“天堂鸟”象征了不受任何力量压迫拘束的自由的精神。

“喜鹊”在中国是吉祥鸟，在韩国也同样是吉祥的象征，韩语叫它“卡

祺”，据说早上如果听到“卡祺”的叫声，这一天就会有好运气。韩国还有一个

关于新罗建国的神话，传说二千多年前一只船漂到韩国的庆州附近，船的周围有

很多喜鹊飞翔鸣叫，海边的人们随着喜鹊的叫声发现了这只船，发现船上有一个

柜子，打开看时，里边坐着一个容姿端正的男孩，这个男孩长大后就成了新罗的

开国之王，叫脱解王。在《回归天堂》中也可以看到船与喜鹊的描写，第十五章

中，尹奉吉乘船去上海，清早他看见一只鸟伫立在桅杆顶上。

      衬在如火的朝霞里，我看不清那是只什么鸟。

  只是感觉出那鸟是白色的，羽翼间闪射着来自天堂的光芒。这种光芒，柔

和着阳光的激情和月光的冷静，灿亮而绚丽······42)



尹奉吉到上海是为了见金九，鸟出现在他的船上，就暗示着他的愿望即将实

现。这只鸟与作品开首登场的鸟一样，像是喜鹊，但又不是。但在暗示吉兆的意

义上，与喜鹊的含意一致。这只鸟在《回归天堂》中一直是尹奉吉向往、追求的

目标。在他就义的时刻，他终于变成了那只鸟∶

     将军峰顶，如火山爆发，喷吐出一股浓烈的火焰。火焰，在盘旋中升腾，

时如烈豹，时如巨蟒，最后变成一只全身透红的火鸟，站立于将军峰顶。几

乎同时，在大亮的天光之中，苍天在东方睁开了一只巨大的天眼。火鸟低下

头来，最后看了一眼大地，然后，抖开它巨大无比的翅膀，飞入天眼深

处······43)

  尹奉吉以“火鸟”――不死鸟――的形象回归天堂。作品在结尾处描写了战后

金九派人到日本寻回尹奉吉的遗骨，安葬在汉城孝昌公园，此时空中呈现出异样

的光景∶

      一只又一只天堂鸟，从这飞溅的光芒中跳跃而出，在孝昌公园的上空久久

盘旋！那鸟是白色的。羽翼间闪射着来自天堂的光芒！这种光芒，柔和着阳

光的激情和月光的冷静，灿亮，纯净而绚丽!!44)

  结尾的这一段描写完全呼应了作品开首描写喜鹊与来自天堂的鸟的部分，在这

里好像是喜鹊的那只鸟，分明地以“天堂鸟”的形象出现，鲜明地表示了作者对

这部作品的构思，即以“天堂鸟”作为一条引线，贯穿作品，这条引线由不太明

晰的“喜鹊”的意象发展到鲜明的“天堂鸟”的象征，将尹奉吉的故事引向高

潮，将尹奉吉的形象逐渐提高，逐渐鲜明化。也许因为这个写作意图，《回归天

堂》在韩国出版时被改名为《天堂鸟》。如此看来，“算命鸟”也好，“喜鹊”

也好，都是跨越中国和韩国的，它们在两国的民间风俗和文化中有着相关联的因

素，它们能呼唤起中国和韩国读者的共感。因此，我们可以说《船月》《回归天

堂》中鸟的意象是一种跨国家、跨文化式的书写。

     五，“韩流三部曲”的当今意义

    中国的韩人题材小说，从五四时期到现今，贯穿其中的对韩认识的主流，始

终是对韩国被殖民地化的同情和对韩国独立的希望。各个不同时代又加进中国人

的时代感。如∶从五四到建国时代，表现以韩半岛为反面或正面的镜子，忧国忧

民，从而激励民心，奋起反抗；在朝鲜战争时代，则表现为援助朝鲜，保卫祖国



的国际主义精神。到20世纪末期，中国则通过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文革时期，

和转折的时代──改革开放时期，作家们的对韩认识也必然带上动荡和转折的色

彩。另一方面，做为被认识的对象，韩半岛南北分断的现实也为中国作家提出了

新的、复杂的课题。

夏辇生正是在文革的动荡中渡过了她的青年时代，她与她的家族经受的遭

遇，在她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泯没的伤痕。她对文革的反思、疑问，是付出了痛

苦、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但又正是这个文革的遭遇，使韩国做为一个“他者”

出现在她的面前，给了她一个反顾历史的契机。在她那里，对韩国的认识跨越了

大半个世纪，从文革时期的经历，接上90年代中韩建交，彼此来往的新时代，通

过帮助金信寻访，才得到揭示30年代金九流亡中国的那一段历史的机缘。正象夏

辇生在《虎步流亡》「后记」中说的那样∶“很多时候，写书便是将这些昨天的

故事浸泡在今天的水中，显现出历史的花纹来，迎候着明天太阳的照耀。”45)她

的“韩流三部曲”正是将半个多世纪以前金九、李奉昌、尹奉吉的故事浸泡在今

天的水中，浸泡在中韩两国人民的来往交流中，浸泡在作者的辛苦寻访和丰富着

实的想像中，显示出来的历史的花纹。这个浸泡的过程正是作者接近韩国这个生

疏的“他者”，由生疏到熟悉的过程。作者主体性地、意识地进入了历史、摸索

到了历史的脉搏。

夏辇生对韩认识的基点是金九、李奉昌“东京炸案”和尹奉吉“虹口公园炸

案”。三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这两个事件的描写，对李奉昌、尹奉吉的英雄形

象的塑造，反映了作者对他们以身许国，为民族独立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行为的感

动。作者的感动分散在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言行上，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来。与五

四时期的韩人题材作品相比，夏辇生的“韩流三部曲”明显地实现了一次大幅度

的深化。其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五四时期的作品虽已有对韩半岛的负面或正面的认识，但着重强调的

多是亡国的悲哀；小说的主人公也多以中国人为主，通过中国人的叙述描写朝鲜

人的形象。相对而言，夏辇生的“韩流三部曲”则均以韩国人为主要的、直接的

描写对象，正面对待韩国，注重韩国人民的反抗，全面强调韩国做为中国的正面

镜子的意义。

第二，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作品多以传闻、报刊为描写韩半岛的题材来源，表

现中国人的同情和自省。那么 “韩流三部曲” 的作者夏辇生则对这段历史作了

直接的、全面的调查。她查阅了《白凡逸志》《屠倭实记》等历史资料；与金九

的儿子金信及许多韩国人士共同调查；亲访韩国，作了实地采访和调查。历经十

年的调查，使作者掌握了充分的写作资料，挖掘了至今未被知晓的史实。她的

“韩流三部曲”就是基于这些丰富的资料写就的。以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抗日、生

死以共的历史故事为题材，表现了两国人民志同道合，“血浓于水”的情谊。表

示着中国人不再是韩国的敌人和旁观者，而是他们的同志。



    第三，“韩流三部曲”以作者对历史的主体性的迫近，突破了对韩认识的禁

区，勾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韩国之间的隔绝，为我们揭开了长期以来被忘

却和被扭曲的历史。作品中呈现出的对韩认识，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澄清了长

期以来中国对南韩的误解和疑惑，为我们展开了重新认识中韩关系的视野。

第四，在“他者”形象描述中始终贯穿了作者对韩国文化的关心、认同，为

韩人题材小说拓展了新的视野。在叙述方面，作者以她所擅长的儿童文学的手

法，扩大了历史小说的叙述空间，提示了新的叙述的可能性。

第五，在消费经济膨胀，拜金主义价值观泛蓝之际，人们的心灵世界正面临

空虚，颓废的危机,。而夏辇生的作品却恰恰赞颂了中韩两国人民置利益甚至生

命于不顾，发自真心的、不能用任何物质价值去衡量的友谊、具有警惕和填补人

们精神空白的意义。

在20世纪与21世纪相接交的时刻，夏辇生以她的“韩流三部曲”表现出对韩

认识与对韩感情的深度，呈现了跨民族文化认同的幅度和深度。在当今韩流席卷

亚洲之际、在跨文化交流的时代潮流中，夏辇生为我们掀起了另一股来自中国的

韩流，填补了中韩两国被忘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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